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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名学生，名字叫空。
这大陆上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以冒险家为主业的世界。每个人都憧憬着作为一名顶级的冒险家，不仅意味着有通向权力和财富的可能，更意味着名誉将被人传颂。
固然，也意味着要抛弃家庭与舒适的生活，永久地前往危险而又充满未知的境地。
当然，我还是个学生，远没有达到注册一位冒险家的资格，听说也是很繁琐的。
但历史书上的一位位冒险家推进世界历史的记录，这让我向往。
唉，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既然进入了学府，还是与学习为重。
“大善大义。应顶礼，应唱赞，应高颂…….”早自习的背诵，依旧如常。《虚空劫灰往事书》这篇文章，着实难懂，既要了解历史，又要联系政治。好烦。
下课了，到园子去转转吧。公园就在学校旁。
虽然处于一个全新的环境，但是这自然的气息却不消散。在熹微的晨光中，在流水的潺潺中，在淡紫的花开中……
我偶然看见了她。从外貌上大约五岁，蹲在小路旁，看露水从嫩草滑下，时不时有踮起赤裸的脚尖，捉在花间翩翩起舞的蝴蝶。小姑娘还没学会说话，却兴奋地指着树上的槐花，咿咿呀呀的。
我想，她总是玩得很忘我，总是在这学校附近的公园自顾自地消磨一整天时间。若不是我梦中再次遇到了那个女孩，恐怕我就会单纯的认为我将与她没有联系而淡忘。
月出于东山之上，我缓缓地摇动船桨，在湖面上划出涟漪的水波。
突然，浓雾荡入了轻吟。
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
我伸出身子，琢磨那雾中究竟谁在唱这亘古的曲调。
那是一位女孩——银灰的发色似乎与浓雾镶嵌，难以分辨，唯有别在发上的四叶草头饰，透露出些许的亮。侧马尾从一侧柔顺地散开，夹杂着绿色的挑染。似乎故意躲着我似的，背对着我，只能看见三组那飘逸在空中的心形镂空的浅绿色披风，不禁让人联想到初生的枝条向外生长。
那不是我早上遇见的女孩吗？我闭着眼，回忆起早上的经历。
而我究竟只能顺着流水，在迷蒙的雾中，听这歌声逐渐飘散。
“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
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，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“
那是最后飘荡在耳畔的哼声。
……原来是梦啊
我反复咀嚼着梦中听到的歌声，继续上学。
